
“孝陵气势压江东，万顷松涛
动远空。”诗人田牧的这两句诗，
把明孝陵的雄伟气势、壮观景致
描绘得淋漓尽致。明孝陵是明朝
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
葬陵墓，孝陵之名，取意于谥号中
的孝字，有“以孝治天下”之意，一
说是马皇后谥“孝慈”，故名。其
始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 年），直
至永乐三年（1405 年）完工，前后
历时二十余年。这座陵寝在中国
历史上以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
精美和保存之完整著称，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更为珍贵的
是，明孝陵的地宫至今未被开挖，
也未遭到盗掘，这在历史长河中
实属罕见。

明孝陵位于南京
市 东 郊 紫 金 山 南 麓
独龙阜玩珠峰下，承
唐 宋 帝 陵“ 依 山 为
陵”旧制，又创方坟
为圜丘新制，代表了
明 初 建 筑 和 石 刻 艺
术的最高成就，直接
影响了明清两代 500
余年 20 多座帝王陵寝的形制 。
紫金山巍峨峻秀，自古以来就有

“虎踞龙盘”之说，六朝以来便被
人 们 称 为“ 钟 阜 龙 盘 ，石 城 虎
踞”。明孝陵总体布局分为两部
分：一是神道，二是陵宫，即享殿、
宝城等陵寝主体建筑。其规模宏
大，建筑宏伟，被誉为“明清皇家
第一陵”。

走进巍峨的大金门，古朴的
四方城巍然矗立，苍翠的参天大
树映衬着金瓦红墙，神道两侧的
石兽忠诚地守护着孝陵，矫健的
梅花鹿在林间穿梭徘徊，重现了
明朝“深林见鹿踪”的景致。明孝
陵将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达到
天人合一的高度，成为中国传统
建筑艺术文化与环境美学相结合

的优秀典范。
据《方志江苏》记载，1937 年 7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新编初小国
语读本》，其中有一课《明孝陵和
中山陵》，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钟山
风景区的这两大景点。课文是这
样描绘明孝陵的：“明孝陵就是明
太祖的陵墓，在钟山的南面。陵
前疏疏落落的，站着八个石翁仲；
正门北面就是享殿。我们从享殿
往北，走上祭坛，向四面瞭望，远
近的风景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
前。坛后有一座小山，满长着高
可接天的古树，那就是陵墓了。”
我相信使用过这本教材的小学生
们，心里都会暗暗许下到明孝陵

游览一番的心愿。除了课本外，
20 世纪还有很多出版物向人们介
绍过明孝陵。值得一提的便是

《明孝陵志》。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众多帝王陵墓如宝石般镶嵌于这
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些历史见
证者中，明孝陵以其独特的历史
地位、建筑艺术和保护传奇，成为
研究明朝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重
要窗口。明孝陵不仅仅是一座陵
墓，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一座文
化的宝库。

明孝陵代表着明初皇家建筑
的艺术成就，是中国陵墓建筑和
陵墓文化的缩影。明孝陵从起点
下马坊至地宫所在地的宝顶，纵
深达 2600 多米，沿途分布着 30 多

处风格不同、用途各异的建筑物
和石雕艺术品，整体布局宏大有
序，单体建筑厚重雄伟，细部装饰
工艺精湛，凝聚了当时政治家、艺
术家和建筑师们的才智。

明孝陵作为南京唯一的世界
文化遗产，深深吸引着络绎不绝
的海内外游人。每一处文物，都
镌刻着 600 多年前的风云历史；
每一座建筑，都凝聚着中华文化
的匠心营造；每一片景观，都晕染
着斑斓的文化风采。

如今的明孝陵，春天的梅花
山云蒸霞蔚，有“天下第一梅山”
的 美 誉 ；夏 天 的 燕 雀 湖 美 若 油
画，是火遍全网的南京版“莫奈

花园”；深秋的石
象路五彩斑斓，被
网 友 们 称 为 南 京
秋 天“ 最 美 600
米”；冬天蜡梅映
红墙，白雪皑皑，
宛若画境。

漫 步 在 明 孝
陵中，只觉得周身
都 充 溢 着 庄 严 肃

静的气息。山碑矗立其间，碑文
正 楷 ，字 大 如 拳 ；石 兽 昂 首 曳
尾，宛然若生；陵前四对石翁仲
体态高大，威武列队，颇有“石马
嘶风翁仲立，尤疑子夜点朝班”之
势……

总而言之，明孝陵之所以能
安然度过 600 多年的岁月，不仅
因其坚固的地理位置、巧妙的防
盗措施、人民的尊重与保护，还
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
传说故事。这些因素共同构成
了明孝陵的安全屏障，使其成为
一座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作
为见证者和传承者，我们有责任
珍惜和保护这样的历史文化遗
产，让它继续为后人传递宝贵的
历史智慧和文化财富。

□□钱进进钱进进

孤岛孤岛““木兰木兰””

当汽车轻轻地撩开若有若
无的晨雾，从海拉尔欢快地跃
向 郊 外 时 ，我 的 心 却 开 始 忐
忑，我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草
原呢？

城 市 被 慢 慢 地 抛 在 身 后 ，
树木也开始变得稀疏，面前的
绿 却 在 一 点 一 点 扩 大 ，终 于 ，
大 草 原 出 现 了 ！ 一 望 无 际 、
绿 草 蓝 天 连 成 一 线 的 草 场 ，
悠 闲 吃 草 的 牛 羊 ，澄 澈 的 天
空 ，让 人 瞬 间 放 空 了 思 想 。
离 我 们 不 远 处 ，一 个 圆 形 的
巨 大 石 堆 矗 立 在 草 原 上 ，陪
同 的 友人告诉我们，那就是敖
包。插在敖包上的树枝，象征
成 吉 思 汗 统 率 的 蒙 古 军 队 的

战旗，是蒙古民族的守护神和
战 无 不 胜 的 象 征 ，叫 作“ 苏 鲁
德”。那些迎风招展的彩旗是
神 幡 ，据 当 地 人 说 ，神 幡 在 空
中招展一次，就代表主人念了
一遍经文。

友人提议我们遵循蒙古习
俗转敖包。于是，我们都步下
公 路 ，踏 上 草 原 。 那 一 瞬 间 ，
我 才 真 正 感 受 到 草 原 的 亲
切 ！ 辽 阔 无 垠 的 大 草 原 像 是
一块天神织就的绿色巨毯，步
行其上，那种柔软而富有弹性
的 感 觉 非 常 美 妙 。 许 多 不 知
名 的 小 花 在 丰 茂 的 草 丛 中 静
静开放。由于太阳的热烈，凉
爽 的 微 风 也 带 了 一 丝 暖 意 。
每 个 转 敖 包 的 人 都 要 为 敖 包
添 上 一 块 石 头 ，祈 求 诸 事 皆
顺，心想事成。伙伴们在分头
寻找心仪的石块，我则静静地
坐在草地上，享受着秋日的宁
静，心情格外轻松愉悦。仰望
蓝天白云，闻着草香、花香，听
着鸟儿的歌唱，有一种返璞归
真的超然，感觉到天、地、人已
经浑然一体了。

眼 前 的 一 切 ，朴 素 得 让 人
心动，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
在这神奇的大草原，所有的杂
念都被宁静与广阔净化了。

随 后 ，同 伴 们 回 到 车 上 ，
我们又沿着平坦的公路向前。

走 了 许 久 ，车 窗 外 的 景 象
几乎毫无变化，我们再次为草
原 的 广 阔 惊 叹 。 草 地 、牛 羊 、
油菜花、牧羊人，我们由新奇、
感动，慢慢觉得平淡、乏味，同
伴 甚 至 昏 昏 欲 睡 了 。 就 在 此
时 ，汽 车 驶 入 了 一 条 小 路 ，在
一阵轻微的颠动中，睡意阑珊
的人们正好睁开眼睛，映入眼
帘 的 是 一 片 金 黄 。 那 是 连 绵
数 公 里 的 向 日 葵 ！ 向 日 葵 本

是一种平凡的植物，如果是寥
寥几株，甚至是种植面积不大
的向日葵，都无法引起游人的
兴趣，但这连绵不断的向日葵
花 海 是 何 等 壮 观 呀 ！ 我 们 被
这金黄晃花了眼，只管一步一
步 向 前 走 ，不 知 道 走 了 多 久 ，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只觉得周
身都被金黄的“海水”淹没，鼻
尖 充 斥 着 甜 香 滋 味 ，直 到 此
刻，我们才明白什么叫流连忘
返 ，这 样 的 场 景 ，想 必 许 多 年
后依旧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久
久难忘。

越过这片花海就是呼伦湖
了。湖面上波光粼粼，蔚蓝的
湖水和蓝天连成一体，阳光透
过云层照射在平静的湖面上，
微风掠过，霎时间满湖银光星
星点点，美妙绝伦。我们走向
湖边，细细的白沙在阳光炙烤
下散发着热气，踏入湖水又是
异常冰凉，初秋的凉意此时开
始贴着我们的皮肤蔓延。

无论是广袤的草原还是这
蓝色绸缎般的湖水，都是安静
的，我的思绪已经飞扬到八百
年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
铁骑从草原上狂飙而出，旌旗
蔽空，杀声震天，横扫千军，一
时是多么豪迈激昂。

我试图用目光追寻成吉思
汗铁骑奔驰的足迹，找寻苏武
那长长的旄节，但这些都被草
原上的萋萋芳草覆盖，金戈铁
马，一段厚重的历史长卷早已
深 埋 在 这 广 袤 的 草 原 之 下 。
这 片 草 原 依 然 默 默 诉 说 着 曾
经 的 辉 煌 ，承 载 着 无 数 的 故
事 ，成 为 了 永 恒 的 传 奇 ，永 远
镶 嵌 在 每 一 个 到 访 者 的 心 灵
深 处 ，熠 熠 生 辉 ，让 我 们 在 离
开之后，仍会在某个静谧的夜
里，梦回这片神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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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还没通，我一时有些犹
豫，过了今天，张南就不再是我
们班上的学生了，到底有没有必
要跟他的家长反映这件事。但
作为老师的责任告诉我，张南这
个错误必须得好好纠正。

那天下午一到办公室，校长
就跟我说，张南 己 经 办 理 了 转
学 ，明 天 就 走 ，让 我 把 张 南 的
作 业 本 什 么 的 在 放 学 前 都 发
还给他。

正 好 下 午 最 后 一 节 就 是 我
的课。我寻思，我与张南的最后
一课，该怎么给他留
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怎 样 让 他 记 住 同 学
们 的 友 情 。 可 当 我
站到讲台前的时候，
张南的同桌告诉我：
张南带了一部手机。

学 校 是 严 禁 学
生 携 带 手 机 的 。 听
他这么一说，我果断
走到张南跟前，不由
分 说 地 把 他 带 的 手
机“ 收 缴 ”了 上 来 。
我 目 光 严 厉 地 瞪 了
张南一眼，似在告诉
他，虽然明天你就要
转学了，但并不意味
着 今 天 你 可 以 为 所
欲为，在我们班开一
个坏头。

走上讲台，我 批
评 了 张 南 ：“ 学 校 不 准 带 手 机
的 规 定 你 不 记 得 了 吗 ？”张 南
有 些 惶 恐 地 看 了 我 一 眼 ，支 支
吾 吾 ：“ 我 ……我……”

我打断他的话：“不管什么
原 因 ，都 不 是 你 违 反 校 规 的 理
由。”我转而告诫全班同学，学校
的校规一定要严格遵守。虽然
张南犯了错，但我还是将课程进
行了压缩，特地留下 15 分钟，为
他 举 办 了 一 个 小 小 的 欢 送 会 。
我让同学们每人为张南送上一
句祝福语，然后全班同学合唱了

《友谊地久天长》。看着同学们
依依不舍的表情，张南似乎忘记
了我刚才对他的批评，眼眶里泛
起幸福的泪花。

很快，下课铃声响了，张南
的欢送仪式也结束了，同学们开

始进行校园大扫除。我回到办
公室，决定给他的家长打电话，
告诉他们让孩子携带手机来校
是不对的，不管去到哪所学校，
都不能让孩子因为手机而分心。

“是老师吗？我们张南明天
就要转学了……”电话那头传来
张南母亲略带沙哑的声音。

“嗯，嗯。”我回答道，“虽然
明 天 张 南 就 要 转 学 了 ，但 有 一
件事情我还是要郑重地跟您沟
通一下。”

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焦急
地 问 道 ：“ 是 不 是
张 南 在 学 校 惹 了
什么事儿？”

我 舒 缓 了 下
情绪，还是一 脸 严
肃 地 说 ：“ 麻 烦 倒
是 没 有 ，但 他 今
天 违 反 了 校 规 ，
希 望 家 长 能 够 高
度重视。”

我 将 情 况 跟
张 母 说 清 楚 ，并
把 我 的 顾 虑 告 诉
了她。

张 母 听 后 有
些释然，她说：“是
这个事情啊，我知
道的。您看看，张
南 的 手 机 没 有 开
机吧？”

我拿起手机一
看，确实没开机。

“张南跟我们说，他很快就
要和我们到很远的城市去读书
了，他很想念老师和同学们，不
知 道 今 天 一 别 ，什 么 时 候 能 再
相遇，所以我们就给了他手机，
让他放学前和老师同学们合个
照，留下这份难忘的回忆。”

听 了 张 母 的 话 ，我 心 头 一
热，看来是我错怪张南了。

这时门口一声“报告”传来，
是张南。他看到已经集合即将
放 学 的 同 学 ，着 急 来 找 我 ，说 ：

“老师，我就是想和老师同学们
一起照个相。”

我一边抚摸着张南的头，一
边 给 校 长 打 电 话 ，让 他 把 四 年
级（2）班的同学们留下来，我要
为张南留下这份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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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前脚离开，小强和阿苏
就溜出学堂，跑进了后院。

后院有片竹子，小强从茂密
的竹叶间拔出一根细细长长的
竹竿来，竹竿被他插在竹子间，
不细看真发现不了。阿苏则从
口袋里掏出个镂空的铁器，套在
竹竿的尾端，向右扭两下，严丝
合缝，就成了件趁手的工具。他
们走到墙边，挪开虚掩在小洞上
面的浮草，把套着工具的竹竿一
点点往洞里伸，没一会儿就到底
了。小强双手握紧竹竿，用力下
压，同时缓缓扭转，感觉差不多
了就把竹竿拉出来，阿苏拿着竹
棍把工具里带出来的泥土抠下
来，转移到花丛下。

“泥土开始有些湿润了，看
来有戏！”阿苏欣喜地对小强说。

小强点点头，继续把竹竿往
下捅。

就这样反复数次，约莫半炷
香时间，他们就赶紧洗干净手，
溜回各自的座位，正襟危坐，提笔
练字。

等 桌 上 香 炉 里 的 檀 香 快 燃
尽 的 时 候 ，先 生 步 履 蹒 跚 地 回
来了。

学生们排成队，依次递上自
己的功课给先生检 查 。 先 生 边
看 边 颔 首 ，认 为 大 家 都 写 得
不 错 ，当 看 到 最 后 一 张 时 ，他
的 脸 色 瞬 间 沉 了 下 去 ，眼 睛 直

视小强。
小 强 和 阿 苏 是 他 最 看 好 的

两位学生，两人聪明伶俐，过目
不忘，是难得的好苗子。先生的
私塾开在羊城西 郊 ，临 近 珠 江
出 海 口 ，江 边 多 是 贫 民 棚 户
区。小强的父亲以编竹制品为
生 ，阿 苏 的 父 亲 是 铁 匠 。 此 地
本 没 有 私 塾 ，先 生 好 心 ，便 收
下 附 近 穷 苦 人 家 的 孩 童 ，教 书
识字，希望他们有出头之日。束
修多寡，先生也不计较，学生给
多少就收多少。

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小强说：
“人有小聪明，不足以成事。天
资虽好，也得勤加苦练，看你最
近的字帖，潦草马虎，有多处错
漏，应是心急所致，练字不能急，
得静心慢写。”

小强听后，将头低埋着，不
敢与先生对视。阿苏事先有准
备，在家中早早临好一张字带回
课堂。小强本想学阿苏，可放学
归家后要帮父亲劈竹刮篾，没时
间写字，只能在课堂上利用剩下
的时间仓促写就，自然被先生看
出端倪。

先生没有过多责骂他，让小
强回家后多加练习。

翌日下午同一时间，先生在
香 炉 上 插 上 檀 香 点 燃 ，吩 咐 学
生 们 练 字 ，拎 起 墙 角 的 水 桶出
了门。

小强和阿苏又溜出学堂，他
们早计算过时间。先生拎水桶
去 水 站 买 水 ，走 过 去 半 炷 香 时
间，回来也得半炷香。

谁知，今天事出反常，没等
他们挖出几捧泥土，就听到先生
的责骂声在头顶响起。两人吓
得 失 魂 落 魄 ，先 生 像 拎 小鸡仔
一般将他们拉到孔子像前，命他
们跪下。

先生铁青着脸，手里的戒尺
微微发颤。小强和阿苏跪着不
吭声，后面一个学生开口帮忙求
情道：“他们想在后院挖口井！”

“对，有了井水，先生就不用
走那么远的路买水了！”另一个
学生附和道。

先生一怔，缓缓放下戒尺。
羊城西郊近海，附近的地下海水
倒灌渗透，挖出来的水井多是“苦
水井”，咸苦不能食用，居民得花
钱去水站购买从城内“甜水井”
里倒腾来的井水，先生日日都得
走去买水煮茶，供日常所用。

“你们起来吧。”先生的语气
带着几分爱惜，看着两人脏兮兮
的手，摇头道：“两个痴娃，你们
这样挖，挖不成水井的。”

小强仰 起 头 说 ：“ 先 生 不 是
教 过 ，精 诚 所 至 ，金 石 为 开 。
跟 练 字 一 样 ，讲 究 日 积 月 累 ，
李 白 可 以 铁 杵 磨 成 针 ，我 们 只
要坚持，一天挖一点，终有一天

能挖到水。”
先生点头，目光里多了些欣

赏，不过没再让他们挖土。
几日后，先生请来一位挖井

工，在他们两人挖土的地方继续
深挖，竟真挖出水来，后来又扩
大成一口拳头大小的微型小井。

小 强 用 竹 节 做 成 小 竹 筒 ，
绑 上 绳 索 ，筒 内 放 鹅 卵 石 ，缓
缓 沉 入 水 井 中 ，等 竹 筒 灌 满
水 ，再 慢 慢 提 出 来 。 阿 苏 一 见
到 水，迫不及待伸头去品尝，却
哇地一口吐掉。

“水是苦的。”阿苏脸上爬满
失落的神色。

先生哈哈大笑，从学堂里走
出 来 ，手 里 拿 着 一 张 刚 写 好 的
字，说道：“喝不得，喝不得，这井
里的水不是给人喝的。”

“不给人喝给谁喝呢？”众人
七嘴八舌问起来。

“是给笔 喝 的 。”先 生 解 释
道 ，“ 有 了 这 口 井 ，以 后 开 笔 、
洗 笔 、洗 砚 ，就 不 用 去 江 边 提
水了。”

他 面 对 小 强 与 阿 苏 ，微 笑
道：“你二人之举虽不妥，但锲而
不舍的精神可嘉，我就为此井取
一井名，望众人为学也能勤而又
勤，持之以恒。”先生继续说。

他 打 开 手 中 的 纸 ，面 向 学
生，纸上写着三个大字。

小强高声念了出来：“勤学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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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腾 孔祥秋 摄影

我 的 家 乡 百 里 洲 是 一 座 江
心“ 孤 岛 ”，它 四 面 环 水 ，与
世 隔 绝 ，当 人 们 纷 纷 逃 离
家 乡 时 ，却 有 一 间 公 益 书 屋

“岛上书店”始终静静地守候着
这座孤岛。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在做你
想做而未做之事。岛上书店创
始人陈木兰就是其中一个。她
和蔼可亲，坚守本心，孩子们一
开 始 总 喜 欢 叫 她“花 木 兰 ”，久
而久之就成了“花姐姐”。

我虽与陈木兰素未谋面，但
是通过关注公众号“百里洲岛上
书屋”了解了她的故事。她是一
名“80 后 ”，身 材 匀 称 ，皮 肤 白
皙，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清
澈如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气
质如兰，笑容温婉，宛如一朵盛
开的木兰花。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年
少的陈木兰揣着积攒的十来块
钱 准 备 坐 轮 渡 去 城 区 书 店 买
书 ，却 被 收 费 员 告 知 过 河 费不
够，寒冷、失落、无助，瞬间包裹
了一颗求知若渴的心。“什么时
候岛上也能有家书店就好了。”
她暗暗思忖。于是，开一间岛上
书店的念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
慢慢萌了芽。

2019 年秋天，陈木兰自费 10
多万元办起了公益书屋——岛
上书店。她把铁门换成了又大
又明亮的玻璃橱窗，挂上了洁白
的纱帘，灯光温暖又明亮，每个
角落都装饰了她的手工作品，只
为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温馨干净

的心灵归宿。
最开始的半年里，书店门可

罗 雀 ，无 人 问 津 。 岛 上 的 人 要
么不知道，要么持怀疑态度，要
么 家 里 只 有 老 人 ，不 便 带 孩 子
出 行 …… 这 一 年 ，陈 木 兰 成 了
一个孤独的图书管理员。第二
年，她决定从邻居开始走访，宣
传书店。慢慢地，岛上书店口口
相传，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书店进行

阅读。陈木兰还倾尽全力举办
了大型户外乡村阅读会，她带领
孩子们走进绿草如茵的田野，沉
寂的孤岛上空飘荡着孩子们朗
朗的读书声。第三年，陈木兰不
仅举办了岛上书店特色读书会，
还 到 村 子 里给留守妈妈们办读

书会，并且邀请许多优秀的老师
来给大家上课，有作家、医生、警
察、钢琴家、农民、书法家、主持
人，等等，一帧帧其乐融融的画面
令人动容。陈木兰说：“那是我们
小时候缺失的，我希望把它带给
身后的这些孩子们。”

第四年，陈木兰依旧开放免
费阅读，举办阅读、书法、绘画、
刺绣等活动，开展公益文化课，
同时受邀协助单位、企业、学校

举办读书会，让更多的人参与阅
读，感受文学的魅力。今年，岛
上 书 店 的“ 一 平 米 阅 读 空 间 计
划 ”将 开 始 实 施 ，呼 吁 更 多 青
年 人 加 入 进 来 ，一 起 帮 助 乡 村
孩子打开文学的大门，去探索未
知的世界。

有 人 问 过 她 开 岛 上 书 店 的
初 衷 ，她 温 柔 地 说 ：“岛 上 书 店
缘 于 我 童 年 对 书 籍 渴 望 的 忧
伤 ，然 而 比 忧 伤 更 重 要 的 是
爱。如果觉得自己的家乡不够
好 ，那 就 改 变 它 吧 ！ 我 愿 意 做
孤 岛 的 守 护 者 ，让 自 己 变 成 一
道光。如果我们光明，百里洲就
不会黑暗。我希望在有生之年，
能够建一座像童话城堡一样的
岛上书店。”

岛 上 书 店 就 像 孤 岛 上 的 一
座灯塔，照亮了每一个百里洲儿
女“从百里洲到全世界，从全世
界回百里洲”。陈木兰的故事，
不仅是一次生命的救赎，更是一
场文化的接力。

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决定去书店做义工，将这份爱
与信念传递下去。女儿也吵嚷
着要去，我与她约定：放假后带
上她喜欢的书籍，回百里洲探访
岛上的“花木兰”……


